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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转移了头痛转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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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就在不远处梦想就在不远处

你还在你还在
““剪牦牛毛剪牦牛毛””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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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人来说，毕业
着实令人兴奋。多年的寒
窗苦读终于告一段落，我们
可以凭自己所学实现人生
理想。但我的毕业日并非
如此。

还记得，很多年前的一
个周末，亲朋好友从各地赶
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那
时，我和班里的其他同学一

样，虽然获得了学位，但前途
一片渺茫。我发出许多求职
申请，都杳无音讯。更糟糕
的是，毕业典礼的第二天，房
子的租约就要到期，到时候
我将无家可归。

后来的几周，我过得非
常艰难。我把无法随身携带
的东西寄存起来，然后打点
好必备的行李，驱车去南加

州找工作。原以为
一周就会有结果，没
想到从一周等到了
两周，又从两周拖到
了 四 周 。 在 递 出
100 份求职申请后，
我发现自己又回到
了原点。你能体会
那种感觉吗？每天
早上醒来，内心充满
了恐惧，一种即将失
败的感觉笼罩在心
头，你希望发生在自
己身上的一切都只
是一场噩梦。这成
了我生活的常态。

时间仿佛变长
了，长到让我觉得穷
困潦倒的日子永无
尽头。最令人沮丧
的是，无论我怎么努

力，似乎都无法从泥潭中爬
出来。

为了稳定自己的情绪，
保持理智的头脑，我开始写
作。在纸上写下只言片语似
乎让我对未来产生了希望。
我不再专注于自己遇到的挫
折，而是沉浸在写作的世界。
于是，《大河彼岸》这本儿童
读物诞生了。它讲述了一条
小鱼永不放弃自己的梦想，
出人意料地成为英雄。

某一天，我获得了第一
本书的出版合约。从那以
后，事情开始慢慢步入正轨。
然后，我又获得了第二本书
的合约。几个月后，我获得
了迪士尼的面试邀请，很快
就收到了录用通知。我没有
取得过任何写作方面的学
位，也不认识任何写作圈子
里的大人物，我靠的仅仅是
勤奋和坚持。

回首往事，我最深切的
体会是：即使此刻前途黯淡，
也别轻言放弃。梦想往往就
在不远处等着我们，你所需
要的就是勇气、努力和坚持，
然后便能乘风破浪，驶向成
功彼岸。

“剪牦牛毛”，是我今年学到的最具启发
性的词汇。

怎么解释它呢？当你陷入一系列看似环环
相扣，实则无关的事物中时，“剪牦牛毛”会是最
后一件。然而，一切的开始仅仅是: 今天，我想
给车打个蜡。

“差点儿忘了！家里的水管从冬天就坏了，
我得先去家居建材商店买根新的。”

“去那里必须要过塔潘泽桥，如果没有电子
收费卡，通行费就会翻倍。”

“等等，没事儿，我可以借邻居鲍勃的卡
……”

“不过，此前借了他们家的枕头还没还，这
样的话，鲍勃怎么会再借给我电子收费卡呢？”

“唉，我也不是不想还给他，还不是因为枕
头里的一些填充物掉出来了嘛！我需要找一些
牦牛毛把枕头填满。”

接下来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你去了
动物园，找了一份给牦牛剪毛的兼职，这样
你就可以给它们剪毛去了。

这种“剪牦牛毛”现象在有些人身上尤为常
见，特别是当一群人陷入其中时，情况会更加糟
糕。如果一群人卷入了“剪牦牛毛”循环，最后
你很可能发现，自己竟然连剪毛的工作都没找
到，只能去给牦牛修指甲。

那么，到底该如何应对呢？很简单，别为了
一根坏掉的水管去商店。当你站在“剪牦牛毛”
循环的起点时，马上告诫自己切勿追求完美，切
勿浪费时间，因为很有可能得不偿失。立刻完
成眼下的事情，往往比做得完美好得多。

芬克尔太太家隔壁搬来
一位新邻居，名叫赫茨尔。
这天，芬克尔太太听说这位
新邻居很擅长开解他人，于
是就打电话给他：“赫茨尔先
生，您现在有空吗？都说您
善解人意，脾气又好，我有事
想找您当面聊聊，电话上说
不太方便。”

“好啊，我正好有空，你
过来吧。”

到了赫茨尔家里，芬克
尔太太一坐下，就摸着自己
的头说：“哎呦呦，赫茨尔先
生，我的头好痛啊，今天下午

痛得尤其厉害。”
赫茨尔同情地

点点头，说道：“既
然头痛得这么厉害，
就该在家里好好休
息啊。”

“老毛病了，可
不是休息就能好起
来的。这些年，我药
也 吃 了 ，医 生 也 看
了，却总也不见好。”
芬克尔太太摸着自
己的头，眼泪哗哗地
往下流：“哎呦呦，都
怪我当年没有睁大

眼睛，嫁错了人。结婚没两
年，我家那口子就开始酗酒。
他每个月才赚多少钱啊？领
了工资就去喝酒，喝醉了就
拿我出气。”

赫茨尔摇了摇头。芬克
尔太太长叹一口气：“赫茨尔
先生，您知道吗？我那两个
儿子也没好到哪去，哎呦呦，
一点也不让人省心，一个动
不动就逃课，另一个三天两
头给我惹麻烦……”

赫茨尔皱了皱眉。芬克
尔太太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
思，接着说：“我们一家四口

挤在一个小破屋里，冬天冷
得像冰窟，夏天热得像蒸锅，
一到雨天还漏雨……”

赫茨尔看了看表，时间
竟已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一
个 多 小 时 。 他 站 起 来 ，在
房 间 里 来 回 踱 步 ，过 了 一
会儿又坐回椅子上。这些
动作一点都没有影响芬克
尔 太 太 的 倾 诉 ，她 依 旧 抱
怨着：“对了，我婆婆前些
天搬来了。她在大儿媳那
边 受 了 气 ，就 跑 到 我 家 来
了。她是不请自来的，却总
是嫌这嫌那，还在她儿子面
前说我的坏话。她以为我
不 知 道 吗 ？ 我 都 听 见 了 。
这 不 ，趁 老 太 太 午 睡 的 工
夫，我才抽空出来……”

突然间，芬克尔太太停
止 了 说 话 ，她 摸 着 自 己 的
头 ，脸 上 露 出 了 灿 烂 的 笑
容。她高声喊道：“哎呀，赫
茨尔先生，您知道吗？跟您
倾诉一番，我竟然好了！头
也不疼了！”

赫茨尔眉头紧锁，他揉
着自己的太阳穴说：“不，芬
克尔太太，头痛并没有消失，
只是‘转移’到我头上了。”


